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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出生于河北 年天津南开中学毕省丰年王大纯先生， 润县，

业，同年考入清华大学地学系。在日本帝国主义入侵节节进逼华北，国家生

死存亡的危急时刻，奋起 九”学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参加了著名的“一二

生运动。

七事变”发生后，他义愤填膺，暂时“七 休学，全身心地投入抗日的洪

月，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后经组织年流之中。 安排，辗转西安、

蒲城、成都等地，积极参加抗日活动。经长途跋涉 年抵达昆明，在西，

年南联大复学，继续未完成的学业， 年入西南联大任教，后毕业。

随校迁回北京，在北京大学地质系任教员。在投身革命事业的艰难岁月里，

王大纯先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新中国成立后， 年他参加中央人民政府文教委员会指令中科院组织

的西藏科考工作队，任党支部副书记和秘书，地质组成员，是我国首批进入

西藏进行地质调查的科学工作者。随军人藏，在条件非常恶劣的情况下，历

时两年多，行程两万多里，攀岩卧雪，风餐露宿，脚踏千年冰雪，露营崇山

峻岭，穿过原始森林，以不惧艰险、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克服重重艰难

困苦，发现了几十种矿藏资源。他是我国地质工作者到珠穆朗玛峰地区进行

科 年，学考察的第一人，主编了《西藏东部地质及矿产调查资料》一书。

该书由科学出版社以内部资料形式出版，它不仅是西藏工作队地质组地质踏

勘和矿类查勘的总结，还不失为西藏东部地质及矿产的一部奠基之作。

年起，他历任北京地质学院水文地质及工程地质系教研室主任、系

主任等职，是硕士和博士生导师。曾担任中国地质学会理事、中国地质学会

水文地质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国际水文地质学家协会（ ）中国国家委员会

委员、国家储量委员会委员、《地质学报》及《地质论评》编辑委员会委员等

职。 世纪 年代，曾兼任地质矿产部水文地质及工程地质研究所副

教授，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教授，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水



所长。

王先生是我国水文地质学科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在水文地质与工程

地质学科领域辛勤耕耘数十载，在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做出 重大贡

献。水文地质工程地质是 年院系调整后学习苏联新设的系和专业，一切

都要从头开始，既要学习新的业务，准备专业课教学，又要进行系和专业的

创建。 年，他正式主持北京地质学院水文地质及工程地质系的管理和教

学工作。他以求真务实的精神，尊重、信任、团结大家，齐心协力，大胆地

边工作边学习，既积极吸取苏联的教育思想和学科理论，又不盲从，而是结

合国内实际，取其精华，为我所用。在他的带领下，参照苏联专家讲授的水

文地质学以及对建系工作的意见建议，与兄弟院校，特别是生产单位的联系

和合作，很快就建成了各类实验室，开出了一门门新的专业课，系、教研室

和教学工作均有条不紊，培养造就了一批我们自己的水文、工程地质骨干师

资力量，同时吸引来了很多进修教师和进修生，为兄弟院校和生产单位培养

了一批水文地质工程地质专业的教学和科技人才。

王先生是新中国成立后由政府批准的第一批教授职称获得者，是我国水

文地质专业的第一位教授，首批博士生导师，也是首批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

实际上，他从 年就开始指导研究生。在研究生培养方面，他注重独立思

考和创新能力的提高；采用整体引领、理论启迪、阶段把关的方法，要求学

生认真钻研文献，踏实参加生产和教学实践，掌握完整的原始资料，提出的

阶段报告和工作成果，一定要有自己的见解，不能一味重复前人的看法。

先生治学严谨，求真务实，勇于开拓，奖掖后进，诲人不倦，教书育人。

数十年来，培养了一大批博士、硕士及本科毕业生。桃李满天下，很多学生

已成为国家栋梁，社会精英，学术界的开拓创新者。

王先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教育家，他对学生和教学有着与生俱来的挚爱，

他的教育理念充分体现在他所编著的教科书中。深入浅出，以少胜多，寓深

邃于平实，是王先生编撰教科书的一贯追求与特色。 年，他主编的我国

第一部水文地质教科书《普通水文地质学》问世。该书的出版结束了我国高

等学校水文地质专业完全使用苏联教材和观点的历史，是中国水文地质学科

走自主发展之路的开端，同时也标志着他在业务上走向成熟。 年，他又

以全新的思路为指导，以多年研究得出的系统理论为纲，以新的结构，完成

了《水文地质学基础》一书，该书堪称我国水文地质学科的经典著作。此书

于 年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委员会颁发的全国高等学校优秀教材奖，

年、 年两次荣获地质矿产部高等地质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几十年



来，一直作为高等学校的专业教材广为应用。《水文地质学基础》一书几次再

版，内容不 万 万，是高校专业基断扩充和更新，但字数却始终保持在

础课教材中最薄的一本。它伴随着数以万计的学子，步入水文地质学科领域，

引导学生深入理解与掌握基本概念及基本原理，并将其灵活运用于解决实际

问题。读过这本书的学生，都感觉到既容易读懂，又常读常新。

改革开放后，地矿部教育司筹建了全国地质类专业教育指导委员会，负

责制定地质类专业培养规格要求、课程设置、教学大纲和组织教材编写等各

项教学指导工作。王先生任水文地质专业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第一届主任。

他当时虽已年近古稀，但思维仍非常敏捷，十分重视发挥各院校教师的积极

性，广开思路，博采众长；与此同时，针对专业要求、知识结构、课程设置

和教材编写等，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很多观点。他反复强调，教材应该以阐

述基本概念、基本原理为主，字数和篇幅要有一定限制，要少而精，不要多

而全；建议各兄弟院校，团结协作，统一思想，编写教材，同时提醒大家，

既要积极吸取国外，特别是西方地下水文学的先进理论和技术，又要结合国

内实际，不迷信，不盲从，要以我为主，建立我们自己的教材体系。

王先生非常注重学科的创新和发展，早在 世纪 年代初期，先后提出

了中国地下水分类、中国潜水分带规律及裂隙水分类。当时引入的前苏联学

者的地下水分类，有的只按埋藏条件分类（ 朗格），有的虽然按空隙类

型区分，但只划分为孔隙水与裂隙水。而王先生考虑到“碳酸盐岩岩层在我

国也有广泛分布，⋯⋯而喀斯特水与裂隙水的特征，⋯⋯两者有很大的区

别”，因此提出将“孔隙水、裂隙水、喀斯特水”作为并列的三类。在

年内部出版的《中国区域水文地质学》中，提出了中国潜水分区。一方面，

继承了前苏联学者的某些观点，另一方面，紧密结合中国实际。鉴于我国东

部平原受独特的季风气候影响，潜水发育方向在时间和空间上是变化的，因

此，提出了“溶滤盐化间杂潜水”。这是对原苏联学者卡明斯基提出的“溶滤

潜水”与“大陆盐化潜水”的一个发展。

早在 年版的《普通水文地质学》中，王先生就指出：“岩石透水性

是相对的概念，因此，隔水层的概念也不能绝对化，在自流水（承压水）高

水头压力下，其上的隔水顶板，仍然可以在长时期中缓慢的渗透作用下，排

泄含水层水”。这在实质上肯定了越流的普遍存在，也正是他 年提出“地

下含水系统”概念的基础。直到 世纪 年代中期，国内水文地质界才普

遍接受越流存在的观点。

在 年版的《普通水文地质学》中，明确地将裂隙水区分为层状裂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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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脉状裂隙水与带状裂隙水。王先生指出：“当张开裂隙在某一岩层的一定

范围内较为密集且相互连通时，则此范围内的地下水相互连通，在性质上与

孔隙水基本相似。其中的水可称为层状裂隙水”，“开张性裂隙在岩体中分布

较稀疏且相互隔绝或仅从局部连通时，⋯⋯则各个独立的裂隙或裂隙系统内

的水往往各自有其排泄条件，并且可能有不同的补给源，⋯⋯缺乏统一的水

位。⋯⋯这就形成脉状裂隙水。”这一观点，从酝酿到提出，进而在实际工作

中应用，不断完善，其正确性与指导意义在其后的生产实践活动中得到证实。

王先生不但注重学术的创新与发展，同时对于水文地质学的实际应用给

予高度关注。他强调，“生产上的需要是一切学科发展的基础”，“水文地质是

一门实用性很强的学科，它的发展既和学科理论所达到的水平有关系，更重

要的是和生产上的需要密切相关。”强调水文地质科学为生产服务，为国民经

济建设服务的重要性，并身体力行从事有关研究。

世纪 年代初，为了解决山西晋南地区的农田供水与改良盐碱地问

题， 年，总结归纳了该地区第四系发育史、地下水分布王先生在晋南工作

与形成规律，于 年完成“山西省运城盆地第四纪地质发展史和自流含水

层分布规律的研究”一文，曾在第一届全国水文地质工程地质会议上宣读，

并发表于《地质学报》。

世纪 年代初，对河北平原地下水资源属性与资源量有很大争论。由

于深层水含水层厚，透水性强，单井出水量大，不少人认为河北平原深层地

下水资源丰富。王先生经过深入的调查与研究，特别是通过对该地区地质结

构与补给条件的分析后，得出了河北平原深层地下水资源比较贫乏的结论。

这个结论的正确性不但为以后的实践所证明，更重要的是对该地区经济和农

业发展规划的制定提供了重要依据。之后，他一直关注我国北方水资源保护

和利用的问题。 年在中国科学院召开的水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研讨会上做

了“对华北地区水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的意见”的报告。

地面沉降一般认为是工程地质问题。王先生从 世纪 年代开始涉及这

一领域，得出的结论为：虽然土体压缩是工程地质问题，但黏性土的释水才

是土体压缩的根本原因。 年在上海地面沉降会议上，他宣读并发表了

“孔隙承压地下水的资源评价和地面沉降的关系”一文，明确提出抽取孔隙承

压地下水是导致地面沉降的原因，随着水位恢复，含水系统的供水调节能力

不可能得到完全恢复。黏性土层的压密释水量属于不可偿补的储存资源，一

旦被动用后，会造成永久性地面沉降。他还第一次提出，由于存在着黏性土

释水压密，孔隙承压含水系统一经开采，即使水位恢复到初始状态，地下水



储存量也不可能回复到初始数量。这一论点在水资源保护与合理开发利用、

工程地质以及可持续发展方面具有特殊的意义与贡献。

突泉干涸的现实，结合早年对针对济南 山西晋祠泉以及地下水资源的

研究，王先生得出，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合理利用地下水资源，并进行

有效管理，通过节水措施使趵突泉再现昔日风采。这一研究结果以“从济南

趵突泉探讨岩溶水的资源评价”一文发表于 年。在这一文章中指出：抽

取岩溶地下水是引起趵突泉干涸的原因，且首次明确提出“不能将储存资源

与补给资源等同对待使用”的观点。

王先生主持完成的国家博士基金项目《深层地下卤水资源量评价的研究》

于 年获地质矿产部科技成果二等奖。他主持完成的《四川盆地深层地下

卤水资源量评价及其方法的研究》项目，于 年获地质矿产部科技成果二

年 月获中华人民共和国等奖，于 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颁发的成果证

书。此项研究成果，计算出四川盆地 个重点储卤构造剩余可采资源量

万亿立方米。其中碘含量达 亿美元；溴含吨左右，开采后可节约外汇

量达 万 亿吨左 吨，可右，可创产值 亿元人民币；氯化钠含量

创产值 亿元人民币。

从 世纪 年代开始，鉴于国内在地下水资源概念上的模糊认识，特别

是针对有些人认为地下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的观点，王先生

率先致力于从理论上澄清地下水资源的概念，多方阐释地下水资源的特性，

指出“地下水资源具有可贵性、系统性、可恢复性及复杂性”，是中国国内最

早将地下水作为重要资源问题对待并加以研究的专家。

他反复强调，地下水的本初来源是大气降水，其数量是受大气降水控制

的。他指出“地下水参与自然界的水循环，其初始的补给源便是降水”。为澄

清在地下水资源概念上的混乱，王先生明确区别了地下水补给资源与储存资

源二者的差异与功能。他指出：“一个含水系统能够长期而稳定地提供的最大

水量，原则上便是它从外界所获得的补给量，亦即其补给资源”。“而储存资

源是在历史时期累积形成的，是天然条件下不可恢复的资源”。 年，王先

生主持的《地下水开发的负效应与管理地下水系统研究》项目获得地质矿产

部科技成果二等奖。

他所提出的一系列理论与观点，为地下水资源的保护、开发与利用，特

别是为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提供了理论依据。

王大纯先生开创了我国水文地质科学的先河。他始终保持着活跃的学术

思想，具有开阔的科学思路、敏锐的洞察力、深入细致的研究精神，根据具



体情况解决实际问题的研究风格，这些都充分展示了他的学术造诣与科研水

平。他为我国水文地质事业倾注了毕生心血，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本文经许绍倬等人修改）



我所经历的“一二 九”

学生运动（片断）

王大纯

一八”事变之后，日本鬼子侵占“九 了我国东北三省和热河省，并且成

立了以汉奸殷汝耕为傀儡的所谓“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这实际上是已将河北

年省东北部侵占了。我是 考入清华大学的。入学后不久，日本鬼子勾结

汉奸又酝酿在北平成立所谓“冀察政务委员会”，企图通过河北和察哈尔两省

特殊化，进一步侵占我国领土。日本鬼子狼子野心，虎视眈眈，步步紧逼，

妄图一举吞并我大好河山，国家处在危难之中。

据说所谓“冀察政务委员会”将在 月 日成立，北平大中学生们为反

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们的国土，为反对汉奸卖国，选定这一天举行游行示

威，这就是“一二 九”学生运动的由来。当时的口号是“反对冀察政务委

员会！”“、反对华北自治！”。由于当局的重重阻挠，学生们在天安门召开大会

的计划未能实现，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终究阻止了所谓“冀察政务委员

会 月”的成立。一个星期之后， 日再次爆发了游行示威。这一次规模更

大，几乎全北平市的大中学生都出动了，警察的大刀和水龙也出现了，受伤

和被捕的人不少。由于清华大学在城外，警察死死关住城门阻止我们进城，

所以两次游行示威我们的队伍都未能与城内的游行队伍汇合，只在城外示威，

也没有人被捕。

此后就宣布罢课。大约过了一周左右，一天早晨还不到六点钟，我和同

屋正在宿舍睡觉，警察突然推门进来，喊叫着让我们拿出学生证，他们一一

核对。于是学生们被吵得陆续起了床，洗漱之后就要去吃早饭，这时却发现，

每个楼门口都有警察把守着不让出去。由于是挨着宿舍一间间搜查，速度很

慢，时间一久，聚集在楼道和门口的人越来越多，学生与警察对峙着。终于，

愤怒的学生们冲出了楼门。大家出来后很快发现有同学被捕了，于是兵分两

路，一部分继续与警察周旋，另一部分马上跑到西校门去救人。我们跑到西

校门，看到有两三辆汽车和被捕的同学，大家一拥而上，推翻并烧毁了车辆，

救回了被抓的同学，看到这个阵势，警察都吓得逃跑了。敌人的这次搜捕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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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而告终。

为保证罢课的胜利和学生的安全，严防军警特务像上次那样的偷袭，在

校学生加强了警戒，以游行示威时的纠察队为基础组织起来，轮班把守校门，

并派人到海淀和成府一带巡视，同时与燕京大学学生会取得联系，互通情报。

并规定，校内如发生情况，就不规律地敲响工字厅后面的大钟（这是一口很

大的钟，敲击时声闻全校，原为白天每小时敲一次以报时），大家听到钟声就

立刻去礼堂集合。

我作为游行示威时的纠察队员，和同学们轮流把守着校门。又过了几日，

那天，我正和三、四名同学在校门口守卫，大约傍晚五时左右，有一个负责

外联的同学急匆匆骑车回来，他说，经过和燕京大学学生会联系，根据了解

到的情况，估计驻扎在西苑的军队可能要开进清华大学进行搜捕。我们让他

立刻进校报告，不一会儿，钟声响了，同时通知大家赶紧吃饭，然后去礼堂

开会。大约到晚上七时左右，又有消息传来，军队已经开出西苑兵营了。

经过研究，为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抓走人，大家决定一同躲起来。学校

里能容纳这么多人的地方只有两处，一处是礼堂，但它正对大门，很容易被

发现，另一处是新体育馆。于是决定大家一起到新体育馆去，那里很宽大，

可以并排三个篮球场，足以容纳全体同学。待大家进入体育馆后，立即派人

拉掉了全校的总电闸，整个校园陷入一片黑暗。这样大的清华园，房屋又多，

不熟悉的人在黑暗中摸索抓人，真像大海捞针，不知到哪里去找。那时全校

共有男生楼四座，女生楼一座。军队和警察进入学校后，只得在黑暗中摸索

着搜查。少数同学仍留在宿舍中，他们故意跑到宿舍的四层楼顶上大声说话，

军警们听到说话声，小心翼翼摸索着爬到楼上，一看却没有几个人。我和同

学们都悄悄地坐在体育馆里，好几次听到外面有人说话，大家在里面屏息不

动。如此在黑暗中捉迷藏，至少经过了五六个小时，后来军警们才想到应该

开灯，又费尽周折找到总电闸，打开了灯。

新体育馆直接通外面有两个门，分别在南北两侧。不知哪一个家伙先摸

了进来，一开灯，发现馆内地板上坐满了人。只听一声大叫：“全在这里哪！”

顿时听得体育馆外，叫喊声、跑步声响成一片，一个团的士兵、警察以及便

衣特务全集中到这里。军警特务们冲进体育馆，士兵持枪对着手无寸铁的我

们，枪栓拉得哗哗响，警察、特务气势汹汹地叫嚷着。刚开始同学们一阵大

乱，大家站起来挤作一团。警察冲过来抓人，气氛十分紧张，形势剑拔弩张。

很快，同学们镇静下来，紧紧挤在一起，互相挽着臂膀。警察抓不出人，与

学生纠缠在一起，僵持着。后来，军警用两个士兵架住一个学生的办法，硬



拖出来，将学生架到门口挨个问姓名，并拿出学生名录来核对，查一个，放

一个，被架着的学生，从体育馆门口一直排到馆中间。

不久，我也被拖着架出来。门口有三四个特务在翻学生名录，问我姓名，

我说了，可他们翻了半天没找到，又来问我，再找才找到了。这样，我被放

年元旦凌晨四时左右，那时才查对了不过三分之一了出来，此时已经是

的人。

据后面出来的同学说，最后军队的那个团长发火了，士兵们也不管架人

了，只剩下几个警察和便衣特务在查对，更显得束手无策。后来才知道，这

些士兵是驻西苑的二十九军，这个团原订于元旦上午九时参加阅兵，他们应

该七点钟开饭，假如按当时的速度挨个检查，不但赶不上开饭，恐怕连检阅

也无法参加，所以团长匆匆集合士兵撤离了清华园。军队一撤，警察、特务

顿时慌了神，他们不敢久留，只好把人全放了。敌人灰溜溜地走了，大家都

出来了，我们再次粉碎了敌人的突袭与抓捕。

轰轰烈烈的“一二 九”北平大中学生抗日救亡爱国运动已经过去几十

年了，这里仅仅记录下我在清华大学亲身参与经历的一些片断。

（写于 世纪 年代）



藏亲随军入 历见闻
王大纯

一 、 缘 起

年 月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定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

根据协议，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国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指令中国科学院

组织一支西藏工作队入藏进行科学考察，队中包括地质、地理、农业、气象、

水利、林业、畜牧、医药、历史、语言等各方面工作者共 人，李璞任队

月离京出发，随解放军部队进入长，我任秘书， 西藏。

自成都乘带蓬卡车前进，翻越二郎山到达泸定。大渡河水流湍急，铁索

桥横跨其上。泸定铁索桥的桥面由八条铁链组成，铁链上加铺木板，再加两

侧两条铁链，走上去仍有晃动。继续前行到达康定，康定又名打箭炉，传说

诸葛亮南征时，在此处打箭镞故而得名。自此向西北即可直达甘孜。

记得乘车翻越折多山时，绝大多数人都头痛，吃不了东西，其实该山海

多米。以后在西藏也有类似的现象发拔仅 生，同样是海拔 米

的山口，有些经过时没有什么感觉，有些就感觉头晕，到底是什么原因也不

清楚。

二、甘孜两奇观

甘孜是当时康藏公路的终点，入藏解放军部队相当一部分驻扎此处，该

处海拔 米。当端一盆洗脸水上楼时，已有气喘的感觉，而在此之

前所经各地，均无这种感觉。

鸟鼠同穴

有一天，闲暇时顺公路向北溜达，走了一段后就见路边有一大片地方，

既无树木，也不长草，却见到一些麻雀在地上跳跃，附近还有不少老鼠。好

奇心的驱使下，立即去追赶，老鼠当然钻入附近的地洞，谁知麻雀只飞了十

几米远，竟然也钻入地洞。有时老鼠先钻进去，接着麻雀也钻进去；有时麻

雀钻进去后，老鼠也跟进去。真是一大奇观！仔细观察发现，此地麻雀与一



形体稍大而已。此地老鼠 老般麻雀并无多大差异，只是颜色略浅， 也与一般

鼠相似，但形体稍大，特殊的是，它的耳朵不是尖的，而显圆形。

难怪我国古书《山海经》中有“鸟鼠同穴”的记载，现在我是亲眼所见，

信不诬也。

康藏公路是由解放军部队修筑的。当时甘孜作为康藏公路进藏方向的最

前端，是距离后方供给最远的地方，部队吃的粮食都要从后方运来。由于路

途遥远，运力不足，有的地段甚至要用人扛运输，因此，有时粮食接济不上

来，部队就只好喝稀饭。时间稍长，当然就挺不住了，于是有的战士就去打

老鼠吃。这虽是个别现象，却足以看出当时艰苦的情况。

天葬

自成都乘汽车出发之后，一路上听到不少有关藏族同胞生活习俗的传闻，

如吃青稞、献哈达、转经轮、天葬⋯⋯其中最奇特的是天葬。

一天，听说附近某地要举行天葬，立即前往观看。地点是一个小山包，

顶上有一片平地。首先来的是位喇嘛，不知他点燃了什么东西在那里烧。那

天天朗气清，微风不起，是个大好晴天。他烧的东西形成一线青烟，直冲霄

汉。天上原有几只老鹰正在飞翔，一会儿就聚集有十几只老鹰了。这时，一

些人将死者抬来，死者放在那里后，老鹰就逐渐低飞，降落在山包四周。喇

嘛开始绕着死者念经。不久，负责天葬的人（我们称他刽子手）上来，先将

死者面向下，背朝天，将背部用刀切割成豆腐块大小的格子块。这时老鹰已

经等不及了，立即围上来要抢着吃，由于刽子手尚未切割完，所以喇嘛和家

人等都用手去挡老鹰。待切割完之后，喇嘛和家人后退，老鹰一拥而上，抢

着吃人肉。这一面吃得差不多了，刽子手将人翻过来，再切割切割，直到肉

都被老鹰吃完为止。为了使老鹰能吃干净，甚至将死者的骨头都砸碎，用糌

粑和起来，老鹰就可以统统吃得一点儿也不剩了。这样全家人都大笑，认为

死者已升入了天堂。

不过，看了这一幕之后，回去后连晚饭都吃不下去了。

正是由于这种原因，藏族同胞非常敬重老鹰，称之为“天菩萨”，是不准

伤害的。据部队的同志说，曾经有一个排长在藏民居住区用枪打死了一只老

鹰，因而引起藏族群众的愤怒。最后师长没有办法，为了挽回影响，平息民

愤，不得不将那个排长枪毙了。所以，解放军部队进藏之前，十分强调必须

熟悉藏族同胞的风俗习惯，给予尊重，不得违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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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过 金 沙 江

汽车到甘孜，已经到达当时康藏公路的最西端，再向前行就只能骑马了。

因此，每人配备了一匹马。我们这些人都没有长途骑过马，虽然部队为此特

配备了若干名饲养员，但也只能在夜间喂喂马，而路途之中对马匹的养护，

则全靠骑马人。由于我们没有经验，加之一路都是山道，不是上坡就是下坡，

到德格之后，几乎所有的马都把脊背处磨破了，也就是马“打背”了，只得

在德格进行休整，主要是在这里将受伤的马治疗好，以便过金沙江。那时只

有农大的贾慎修比较内行，但用各种药治疗都收效不大，后来打听到一种偏

方，就是用麝香治。那时在当地可以买到麝香，于是买了几个，打开以后给

马的伤处擦上，效果还真是很好，不久，马的伤全好了。

治好了马之后，就要过金沙江了。金沙江在这里算是比较宽阔的，估计

江面宽 米左右，水势汹涌澎湃。渡江先过马。大家将马背上的物品卸大约

下，让马休息一会儿后，将它们赶到江边。看来马也知道凶险，一匹匹都往

回走。经三面用人拦赶，最后终于有一两匹胆子大的马下水了，慢慢向前游

去，其余的马这才陆续跟着下水。到了水里，马只有脸部和两只耳朵露出水

面，马身都在水下。不久，马匹爬上了对岸。

马过了江再渡人。这里的渡江用具十分奇特。我见过的渡河用具很多，

如黄河上的羊皮筏子，雅鲁藏布江上的牛皮船，怒江上的木筏⋯⋯没有任何

一种像这样奇特的渡河用具。它外形像一口通常柴灶上做饭用的大铁锅，大

小也差不多，外面是羊皮，里面用木棍撑起。只有三条棍，一条在“锅”的

周边，用羊皮在四面包住，内里再用两条木棍十字交叉，从里面将羊皮撑起，

木棍相交处均用羊皮绳捆绑起来。渡江时，将物品堆放当中，两边各有一人

靠在物品上，人不能动，驶船的船工拿一只桨在前面划船行进。实际是三人

各占一点，形成三角形，重心在当中的物品处，就这样，一次过两人，轮到

我渡江了，也如法炮制，船工用一只桨反复在两边划水，船缓缓前行；才过

中流，忽然船工一划，不小心将桨掉到江里了，我的心往下一沉，这一下不

知要漂到哪里去了。幸亏船工手疾眼快，趁着船被水流冲转的瞬间，一伸手

居然又抓住了漂在水中的船桨，拿了回来。化险为夷，船继续向对岸划去。

我心想，船工若是没有抓回落水的船桨，那可就只能听天由命了。

几只船往返过渡，最后终于将我们及物品全都安全渡过了金沙江。



四 、 昌 都 见 闻

昌都是藏语的音译，有些书译作察木多，有些译作都或多。藏语是两河

相交处的意思。我们到昌都之后，就住在解放委员会里。

师长介绍昌都战役

“和平解放西藏协议”是在昌都战役之后才进行谈判签定的。

原来在旧中国时期，军阀割据，西藏北邻青海，青海当时是马步芳的势

力范围，双方打过几仗，都是马步芳被打败。东到西康，西康当时是刘文辉

的势力范围，西藏向东发展，就和刘文辉发生冲突，不断引发战事，但是每

次也是刘文辉被打败。所以当时西藏地方政府的势力，一直发展到金沙江一

带。整个中国东部解放之后，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西藏是当然的事，

因此，派遣解放军第十八军向西推进，到金沙江一带就和藏兵接触交锋了。

在昌都解放委员会的小礼堂，挂起地图，由时任十八军五十三师师长的

陈子植向我们详细介绍了昌都战役的经过。

个代本（即团），由阿当时藏军主力部队共 沛 阿旺晋美指挥，驻扎

昌都，十八军则渡过金沙江后逐步向前推进，并对藏军的兵力部署情况有了

基本的了解。

昌都战役打响时，十八军军长、政委等都不在现场，具体指挥作战的是

军副政治委员王其梅。决定由十八军从东向西，正面向前推进。虽然事前对

藏军每个驻军地点均有大概了解，但具体交锋前，对每个点的兵力部署和范

围还要仔细侦察，这在当时是相当困难 米以的，因为每座山的海拔都在

上，光走路都困难，何况还要侦察，侦察完毕再决定打法，所以，一般我军

都是夜间或拂晓发动进攻。这样一来，向前推进的速度就不快。另从北面青

海派一个骑兵团向昌都前进，限期一个 郎阻月到达昌都西面的一座高山

拉（藏语的意思是抵着天的山），以便昌都战役打响之后，使昌都的藏兵不能

西逃。命令要求骑兵团昼夜兼程，马跑死了，就变步兵前进，有多少人算多

少人，必须准时到达，不能耽搁。

骑兵团执行命令很坚决，结果大部分人准时到达郎阻拉，到达后编成一

个步兵连，因为马都累死了。

昌都战役打响后，藏军溃败西逃，恰好被骑兵团改编的步兵连截住，结

果一个也未能跑回去，从而胜利结束了昌都战役。

由于 个代本占整个西藏兵力的大部，所以，昌都战役之后，西藏地方



政府才派代表团到北京来谈判和平解放西藏的有关事宜。这与和平解放北平

的情况相似，只不过西藏是远在西南边陲的一大片国土。达成和平协议后，

才有我们这一次的随军入藏科学调查工作。

部队入藏前的准备

解放军部队进入西藏，必须在物质、生活、思想等方方面面做好准备。

入藏部队的第一项大任务就是修筑康藏公路。在我们达到昌都时，公路

只修到甘孜，到昌都这一段，还正在修筑中。

第二项大任务就是适应当地的生活习惯，以保持部队的战斗力。这项任

务既重要又比较紧迫，因为很快就要入藏了。藏族的生活习惯和汉族的差异

很大。首要的是吃喝问题。

先说喝。由于西藏主要是牧区，农业生产较少，喝牛奶、羊奶是必须要

适应的。仅喝奶一项在部队中推行，并非没有阻力。曾听说，有个战士讲：

多岁了，还让我喝奶，我不喝。”连长知“我小时候吃妈妈的奶，现在已经

道后，先是说服，但就是说不通，最后，连长命令道：“我看着你给我喝下

去！”战士无法，只有服从命令。就这样，靠命令才使人人都喝奶了。

还有就是喝酥油茶。所谓酥油茶，就是用大铁锅煮砖茶，加盐，煮到茶

已是黑色的程度，然后准备好一个高度近 尺、直径约为 寸的圆木桶，

其上放一个竹片编的小筐，筐中放一块酥油，将茶一勺一勺地浇在酥油上，

当水达到半桶时，用一个头上带木片的棍子在桶中上下搅动，叫做打酥油茶，

搅动是使酥油和水交融，以便饮用。

酥油茶有一种怪味。因为其中既有油，又有盐，还有茶水，而酥油是有

一股气味的。开始喝时觉得很不适应，但是在西藏我喝得很多。喝多了确实

可以当饭，不吃也不觉得饿。西藏气候多风而干燥，喝了酥油茶确实很有好

处，嘴唇就不发干了。这是我喝酥油茶的体会。

再谈吃。吃糌粑。糌粑是什么？其实就是与我们吃的油炒面相似。它也

是麦粉，只是制作程序与油炒面不一样。油炒面是先将麦粒磨成面粉，然后

再炒熟吃。糌粑是将脱壳的大麦整粒炒熟，然后再磨成粉食用。吃时将麦粉

用酥油或水和好，用手抓吃。藏族同胞走长路时，用小皮袋装一袋糌粑，带

上一块酥油，拿上一只羊腿，再带上一口小锅。走到有水有牛粪的地方，架

起牛粪（当地的燃料是牛粪），烧一锅开水，吃羊腿和糌粑，再喝些水就

够了。

藏族同胞带的羊腿一般是生着风干的，拿来撕开吃，十分方便。最初，

我也只吃煮熟的，但那实在太慢，就用小 在火上刀挑一条风干羊肉，加些盐



烤着吃，觉得很好，以后逐渐将新羊肉也如法炮制着吃。到后来，我尝试着

直接将风干的生羊肉拿来吃，原来，风干羊肉放到嘴里后，不用多嚼就化了。

于是我也吃起生的风干羊肉了。

第三项大任务是了解和尊重藏族的风俗习惯。藏族信奉喇嘛教，昌都有

一个很大的喇嘛寺，其中有两个活佛，人称大活佛和二活佛。大活佛就是后

来西藏的全国人 帕巴拉民代表大会代表 格 岁，还列朗杰。当时他才

不能管事。二活佛叫谢哇拉，一切都由他管理。昌都喇嘛庙的大活佛在西藏

有很高的地位，在拉萨的宗教活动中，都有较高的位置。

藏胞生病，都是到庙里请喇嘛念经去病。部队的同志告诉我，有一次，

一位藏胞病了，请喇嘛来念经，念经时还吹奏各种乐器，特别是钹和鼓的声

音很大，病人因之不能休息，几天下来，病更重了。就到部队来请医生，部

队立刻派医生去给他看病，经过打针、吃药，逐渐好起来，他告诉医生不要

再来了，医生遵从他的话不再去了。原来他又去请喇嘛念经了。由于停了药，

再加上吹奏乐器喧闹不得休息，病情恶化了。又来部队请医生，打针、吃药

后，病情又见好转，他又不让医生去看了，而是去请喇嘛念经。这样经过数

次反复折腾，病人终于好了。事后当有人问他怎么好的，他说是喇嘛念经念

好的。由此可见，风俗习惯的影响是多少年流传下来的，绝非一下就能转变，

更非一道命令所能奏效的。

为了西藏的和平解放与稳定，解放军部队认真学习，坚决贯彻民族政策，

着眼大局，严格执行纪律，充分尊重藏族的风俗习惯。

恩达遇险

我们地质组到达昌都之后不久，就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从昌都向南行，

因为这一地区范围大，所以大部分人去这一路，只有曾鼎乾、何发荣和我三

人向北去。我们的目标是找煤。因为这些地区的燃料缺乏，所以找煤是急需

的。我们依据资料判断，只有侏罗系的煤有可能出现。于是向北走了一圈，

从所见到的地层来看，出现煤的希望很小，就又回到昌都。

下一步计划从昌都向西行，目的仍然是找煤。出发后翻越依阻拉山，不

巧遇到大雨，穿着斗篷式的雨衣，上边是没有问题，可是膝盖以下都淋湿了。

谁知到了半山之上，雨变成了雪，雪越下越大，还未到山顶，膝盖以下淋湿

的衣裤都逐渐结冰了，每行一步，只听得稀里哗啦之声从膝下传来，似乎是

穿着铠甲走路。一路走到山顶，看了看气压表，高度是海拔 米。

所幸，下山行不久雪就停了，下来后雨也停了，第一件事就是生堆牛粪火烤

裤子。



继续前行，走了几日到达恩达。那里有个兵站，吃住自然很方便。

从恩达出发又向前走了一段，看到找煤无望，只好回转。走到离恩达不

远的地方，在路旁一个小悬崖下，发现露头（意即出露的岩石）很好，我们

三人就停下来在那里打化石。过了一会儿，就见河对面有个藏胞向这边的一

个房子喊叫着，我们不懂藏语，不知道他喊什么。这时，随我们同行，执行

保卫任务的那名解放军战士，大概是在路边等我们等得太无聊了，已背着大

枪自己慢慢向前走远了。

找化石本来就是个费时间的事，再加上没有找到煤，所以我们很想在这

个地层中找到些东西，因为这是分布很广泛的黑页岩，最后找到了一些植物

化石。见时间不早，我们包起化石，沿小溪向前走。

溪流是从对面峡谷中流出的，峡谷很长，大约有十余里，到尽头处由于

正面悬崖的阻挡，转向右侧，绕过悬崖，向下流去。因为这一段峡谷两侧山

高且陡，流水坡度又大，因此在谷中行走，哗哗的流水之声掩盖了其他一切

声音。

我们沿溪侧小路上行，拐过一个小弯后，路就很陡了。忽见对面来了几

名解放军战士，其中还有几名骑马的女兵，原来是医疗队的护士，由大约半

个班的战士护送去拉萨。大家在昌都时都很熟悉，现在途中相遇，非常高兴，

互相问候，询问情况。这时，从我们身后走来了一个藏胞，手拿长刀。我们

正面对面聊天，于是侧身让他通过，只见他慢慢向坡上爬去。护送医疗队的

解放军战士中有一人，估计是班长，对我们说道，那个藏胞已经抽出刀来了，

这很危险，得防着他。因为山道拐弯后是个小上坡，他站在我们对面，所以

看得很清楚。他又说，前面已到恩达，要不要我们派两个人护送你们回去。

由于当时解放军刚入藏，各种情况很复杂，危险时有发生，因此我们外出工

作都有解放军战士随时护卫。我说，我们有枪。我当时是在军服外面披了一

件斗篷式的雨衣，所以从外面看不出我带没带枪。他看看枪说，有枪就行了。

于是道别后他们继续赶路，我们则沿溪流上行。走到一处约七八米长、五米

左右宽、比较宽阔的地方，就见那个藏民正停在路边，瞪着眼，挥刀四下乱

砍。我们靠到溪流的这边，我分析，他是想让我们走到前面去，他在后面。

为防他从背后偷袭发生意外，我想，还是让他看到枪，知难而退才是上策。

于是我把枪亮出来让他看见，同时口中喊着，并做着手势叫他往回走，我的

同伴们也都扬起了铁锤。我当时和他保持了 米左右的距离，这样他砍不到

我，我却能开枪击中他。双方僵持了一会儿，最后他没有办法，只有顺从地

向回走。我怕他半路再返回来，拿着枪在后面跟着他，走了很长一段，又站



在旁边的高处，目送他走远这才回来。

我们知道前面还有他的同伙，就是那个隔河喊叫的人。现在是前后都有

敌人，而我们只有一支短枪。商量后决定，先向后看，若后面无人上来，再

向前看，由两同伴向前走，以短枪能打到的距离为度，然后我再向前走，如

此三人循环前进。走了一段之后，远远看到前面随我们同来的战士正与那个

隔河喊叫的藏胞同行。见此情况我担心极了，因为该战士拿的是一条大枪，

假如那个藏胞用刀砍了他，取他的大枪，我的短枪就只有干挨打了。我知道

米，像我拿的二号左轮手枪，有效射程最多不过 对方如有大枪，那将毫无

办、法对抗。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只有硬着头皮向前走，希望不出意外。渐

渐走近了，“老葛（战士的姓）！”我们叫着战士，他停下来等了。只见那个藏

胞回头看了一下我们，独自向前走去。这时，我才完全放心了。

再前行，到了一个低山垭口，已至宿营地。藏区地广人稀，往往几百里

没有人烟，因此，在空旷无人烟的大路旁，常盖有两间房，以便过往行人住

宿。这次很凑巧，在我们到达之前，已有解放军先住下了，进去一看，原来

是向前进的炮兵营，营长正在那里。营长请我们进屋后，我们将路上遇险的

情况说了，旁边的战士发现，那个藏胞也住进了这里的另一间房中，于是营

长命两名战士去审问，还将他吊了起来。由于语言不通，不久，只好又将他

放了。

与炮兵营的官兵熟悉，是因为在昌都时就同他们认识。我们到昌都北边

去找煤，返回时正赶上空投大米，炮兵营是空投场地的警戒部队。我们到达

那里后，战士将我们送到营部休息，当时已近中午，还在营部吃的饭，直到

空投完毕才离开，因此就相当熟悉了。

与炮兵营的同志离别，他们继续向拉萨前进，我们返回了昌都。军部负

责管理我们工作队事务的陆科长找到我，批评我们吊打藏胞，违反了民族政

策，并说告状人提出他没带刀。虽然我把当时的情况谈了，但他仍然认为我

们违犯了纪律。我只得做出检讨，这件事才算了结。回去与同伴说起，大家

都愤愤不平：难道还非等到我们让人砍了呀？

但说实在的，我还真得感谢陆科长。因为在此次出发前，有一天，他忽

然问我，你们一起出发的有几个人会用枪，据我所知，别人都不会使用，只

有我一人会用。他给了我一只二号左轮手枪，枪是全新的，枪上的烧蓝都是

蓝汪汪的。于是我带上了这支枪，而且还真就用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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